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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碧娟的都历山书屋
□谭大松（重庆）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每每
吟咏起这些唯美的句子，寻找《西厢记》的
时光便浮现于眼前。

那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到原地区
教育学院参加中文离职进修，第一次接触
到《西厢记》。“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
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
泪。”那唯美的文字，读得令人心醉。我反
复吟咏节选的“长亭送别”一折，稔熟得几
乎能一字不漏地背诵。课后，我钻进那个
藏于校园一角形若教室的图书室，满心期
盼，翻遍层层叠叠堆码的新旧图书却未发
现《西厢记》的影子。

进修结束，我依然回到偏僻的乡下教
书。教学之余，我便浸泡在那一本本订阅
的文学杂志里，倒也怡然自得。然而，每
每合上杂志，“西厢记”三个字，便幽灵似
的在脑海里盘旋。“碧云天，黄花地……”
那唯美的文字，又不管不顾地抛着媚眼向
我走来。一定要找到《西厢记》，我想。可
偏远的乡场，哪有什么书店？

周末，应朋友之约，我骑着自行车去
了 20 里外的县城。一番激扬文字后，几
个人钻进一家小酒馆。觥筹交错中，“碧
云天，黄花地……”又一次撞击着心扉，我
找了个借口，逃也似的离开小酒馆，钻进
了县城唯一的新华书店。

琳琅满目的图书，看得人眼花缭乱。
然而，任凭睁大眼睛，找遍旮旮旯旯，也不
见梦中的那本书。我怅然若失地走出书
店，骑着自行车悻悻然地往回走，迎面而
来的风里，恍然又听到有人在吟咏“碧云
天，黄花地……”

我猛然想起读初二那年，在十里外的
镇上老街的小书店购买过小说，或许那书
店会有……我来不及细想，推着自行车就
往小书店走。

老街似乎变得落寞了。泛着白光的
青石板，暗黄的木板壁，黝黑的青瓦，连同
偶尔从青石板上晃过的女孩，都让我恍然
觉得走进了戴望舒的“雨巷”，那么悠长，
那么寂寥。只是那天没有下雨，但小书店
的木门上那把锈迹斑斑的铁锁，戳得我周
身比淋了雨还难受。我呆呆地立在那
里。一位路过的老者告诉我，小书店已搬
到正街的门市上。

门 市 是 全 新
的，书店依旧小巧，
原本就不多的老旧
图书，摆放在崭新
的玻璃柜里，越发
显得沧桑。我沿着
凹字型的柜台，一
路找过去，只发现
了泛黄的《红旗谱》

《红 日》等 书 籍 。
“ 有 没 有《 西 厢
记》？”已经发福的
女售货员，晃动着
那张白胖的圆脸。
显然，她已记不起
十多年前从她手上
买过书的那个青涩
男孩了。售货员见
我还在东张西望，
便热情地推荐《红
旗谱》等书，说只收
半 价 。 我 收 回 目
光，捏了捏口袋，接
过了颜色已暗淡的

《红 旗 谱》《红 日》
等书籍。

半年后的一个周六下午，孩子们都离
校回家了，校园里空空荡荡，我见底楼同
事的家门前围了一大圈人，便赶过去凑热
闹。原来，同事的老婆准备开个小卖部，
正一股脑儿将家里的杂物，连同过去购买
的闲书唰唰地往外扔。人缝里，我一下发
现了那本掩藏在乱书堆里的《西厢记》，它
是那么小，小得只有巴掌大；它又是那么
大，大得足以塞满我的心。我来不及多
想，扒开人群便挤了进去，弯腰一把抓起
来。我摩挲着有些老旧的红色封面，用手
指细细地抹平起皱的边角，然后翻起来。
这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再版的 16
开《西厢记》，采用繁体字，按传统竖版排
列。我迫不及待地翻到第四本第三折，心
里默默念起来：“碧云天，黄花地……”

或许同事先前也爱好文学，那堆被抛
弃的书里，除《西厢记》外，竟然还有《聊
斋志异》等文学书籍。我紧紧攥着挑选好
的《西厢记》，生怕同事不让我带走。谁

知，他一挥手，“拿去吧。”
我躲在陋室里，翻看着梦寐以求的

《西厢记》。那一章章唯美的文字，让我兀
自沉醉。

如今，随着物质文化越来越丰富，新
华文轩的书籍品类越发繁多，加上不时出
现的图书展销、网上购书，想要买一本喜
欢的图书，变得非常容易。后来，我从网
上买了一本简体版的《西厢记》，无论版式
设计，还是字体大小，都似乎更适合阅
读。然而，我只随手翻了翻，便将它束之
高阁。我还是喜欢那本老旧的《西厢记》。

这些年，房子越住越敞亮，书柜越来
越精致，柜里的书籍淘汰了一批又一批。
唯有那本老旧的《西厢记》，一直陈列于书
柜中间那格的正中央。空闲时光，便翻出
来，然后吟咏着：“碧云天，黄花地……”寻
找《西厢记》的日子，便一幕幕浮现于眼
前，那些期盼，那些失落，那些开心，弥漫
开来，让人久久回味。

深秋的周末，初升的红日下，长江以
北的都历山书屋前的檐廊上，挺立着一位
齐耳短发、恬静如水、飘逸洒脱、笑迎春风
的女子，凝神伫望着峡江平湖，内心回味
着她一路走过的芳华岁月。

碧娟，一个甜美的名字，让她定格在
来往这书屋的读者的记忆里。

她，就是都历山书屋的主人。
四十年前睁眼看世界的那一瞬间，满

眼都是山，以后自然就是山的女儿，山成
了她心中的图腾。

大学毕业后奔流于沿海繁华的城市，
面对山外精彩的世界，她在少女的天真与
梦想里求索飞舞。

假日回到家乡，遇到心仪的“白马王
子”，化身为“白雪公主”，她也就把心安放
在家乡了。

她被当地一家国有企业看中，不久就
扛起研发部长的重任，领头研发的科技成
果荣登中国驰名商标舞台。这家企业改
制时，她却不想与朝夕相处的同事“抢饭
吃”，转而进入当地一家私营企业，同样是
大显身手，赢得一片掌声。

2016 年，碧娟果敢地跳进茫茫商海，
注册品牌创业设计公司。她的团队创设
的第一个品牌，就被沿海一家厂商推向全
国并一炮走红，创设的百余个品牌成为一
家又一家企业获得“真金白银”的“推手”。

除了喜欢山，她还喜欢看书和文学创
作，在书海中和键盘上寻找快乐的精神世
界。在城区或周边开设一家书屋，既给自
己一处精神寄托的栖身之地，又让爱好游
山和读书的人们有一处静心阅读的芳草
之地。

龙年春节刚过，这个念头就在她心中
萌生。

跑遍城区的街巷，转遍城郊的山头，
她最终选择了都历山。

在一路追寻的芳华岁月里，她的“山
也晚集”书屋，如同一盏耀眼的华灯，燃放
在都历山上的悬崖边，吸引着四面八方的
读者，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年富力
强的中年人，还有像花朵一样的孩童，最
多的是青春绽放的年轻人。

等风又等雨，终究迎来一场香艳的日
出，碧娟的自信绽放在她的笑脸上。

小车的轰鸣越来越近，她从檐廊边转
过身来，笑眯眯地去地坝边迎接“客人”。

在城区银行上班的杨姐因为治愈突
如其来的忧郁，既爱上了郊游，也爱上了
书。丈夫极力支持她，节假日常常驾车在
城郊的山头转悠。一个假日，夫妇俩登上
都历山，蓦然回首，却见悬崖边的书屋。

几间平房极为别致，泥巴色的墙垣上
悬挂着松竹梅的图画，色调清新的地板上
摆放着书桌，周边靠墙壁的书柜里呈放着
各种古今中外的书籍。

好奇的杨姐走进书屋，顿时沉迷在淡
雅书香和静谧祥和的气息里。再沿着书屋
遛了一圈，屋前的悬崖边视野极为空旷，
一江平湖和大半个万州城尽收眼底；屋后
是青山、绿野，闻得见泥土及庄稼、蔬菜、
瓜果的芳香，听得见狗吠、鸡鸣和鸟语。

杨姐仿佛找到了治愈焦虑的妙方，或
沉浸在书屋的墨香里，或沉醉于幽静的檐
廊边，或沉心于田间地头的泥香、菜香和
果香里。

读一本打开心灵窗户的好书，聊一阵

热乎乎的心语，饮一杯温润的咖啡，喝一盅
清香的热茶，吃一碗暖心的菜包面，买一篮
山农的土鸡蛋，杨姐开心得乐不思蜀，不想
离开这个令她心旌荡漾的地方。夜幕降
临，初上的华灯将如梦如幻的平湖粉饰得
扑朔迷离，她才和丈夫尽兴而归。

杨姐成了都历山书屋的“常客”。几
个月下来，她放下了名利，让她心烦的忧
郁也化作了开心和快乐。

说起都历山书屋的问世，碧娟最感激
都历山上的王大娘。

阳春三月，正在忙里偷闲选择书屋地
址的碧娟驾车途经万州长江二桥时，顿时
觉得对面的都历山好大好高，径直开了上
去，停在小地名叫枣子垉的地方。

在枣子垉，她和一位老大娘萍水相
逢。

月光淡淡地升起来，碧娟围着老大娘
家那几间闲置的房屋转了又转，伫立屋前
的山崖边，浩浩大江、碧波平湖、灯火湖城
的奇妙景象，让她仿佛进入了仙境一般。

碧娟竟脱口而出：“大娘，这几间房我
全都租下来。”

原来，老大娘名叫王传贵，老伴驾鹤
西去，与碧娟同龄的儿子常年在城区创
业，留下她独自一人住在都历山上。

“你一个年轻姑娘挣钱也不容易，头
年的租金免了。”老大娘大方又开朗。

碧娟自己设计装饰图案，在单位上班
的丈夫负责木工、手工，房屋内外的植被
也就地取材……从此，都历山的悬崖上就
有了碧娟和读者的温馨书屋。

和慈眉善目的老大娘一来二去，碧娟
就称呼起她王妈来。

那些新鲜可口的水果、蔬菜、土鸡蛋，
大多是碧娟从王妈那里买来的，读者吃得
放心又开心。

都历山书屋经口口相传，前来打卡的
读者越发多了起来，最多一天四十余人，
碧娟忙碌得越发起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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